
陈朝统一南方过程中的文化向心力与政治认同塑造

李　 磊

　　摘　要：以文化认同沟通朝野、争取人心归附，这是魏晋南朝的塑造政治认同的新路径。 梁陈之际，无论是旨

在建构王朝的陈霸先、王琳，还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均以争取士人归心来塑造政治认同。 陈武帝翦除各方势力

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各地士族纳入政权的过程。 称帝前夕，陈武帝在各州恢复中正之职，规定“中正押上”为选官的

必经程序。 陈朝官制按照士族的立场划分清、浊官。 陈武帝举办众多的文教活动以展现与士族的文化共识。 陈朝

迎合士人政策的出台，与其面临萧庄朝廷的挑战有关。 支持萧庄朝廷的，除了王琳势力，还有陈郡袁氏、庐江何氏、
南阳刘氏、吴郡朱氏等，他们以文书制作、历史撰述塑造对萧庄朝廷的正统性认同。 割据势力如鲁悉达、陈宝应、欧
阳 等人，招纳流寓其地的士人以赢取声誉、巩固统治。 陈文帝翦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同时，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治

裂痕。 他以学校设立为契机，将政治疏离派、隐逸派、流寓士人任命为学官。 陈宣帝、陈后主则通过举办释奠礼等

文教仪式，激发士族的王朝认同。 文化向心力在陈朝的认同塑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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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心、民意为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这是先秦以

来的政治传统［１］ 。 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王朝

认同的塑造方式却要复杂得多，其中的关键点是将

人心视作需要说服的对象，还是视作需要顺应的力

量。 秦朝以兼并天下的功业来宣扬其具有治理天下

的正当性，汉朝以命定与命数来阐释王朝的正统

性［２］ ，这些政治宣传均是以人心为说服对象。 与秦

汉不同，汉魏之际曹操父子面对的新局面是，以文教

立身的世家大族在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中已经掌握

了政治评判权，曹氏父子不得不承认他们代表着人

心，并进而顺应其文化认同，通过文学交汇来获取政

治声望，将之作为建立政权的舆论基础［３］ 。 可以

说，以文化认同沟通朝野、争取人心归附，这是汉魏

之际曹操父子开创的塑造政治认同的新路径［４］ 。
九品中正制建立后，世家大族转化为门阀士族，自此

以后，魏晋南朝历代统治所需的民意基础，便是指士

族的人心归附。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所言“殉国

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 ［５］ ，正是士族居于政治评

判的位置上，对王朝易代秉持超然态度的表现。
从太清二年（５４８ 年）侯景举兵开始的二十余年

间，梁朝旧疆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 永定元年（５５７
年）梁陈易代后，陈朝的主要政治任务便是逐步平

定各地割据势力，这一任务直至太建二年（５７０ 年）
平定广州欧阳纥才大致完成［６］ 。 在军事斗争的同

时，陈朝与各方势力还展开了人心争夺。 陈朝以接

续晋宋齐梁正统自居，故而将争取士族的人心归附

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割据群雄为了实现地方统

治，也须获得士族的配合。 陈朝与割据势力竞相招

贤纳士的过程，也是争相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 本

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此过程予以阐述①，借以

展现在南方统一过程中文化向心力在塑造政治认同

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期能够深化理解中国古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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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运行逻辑。

一、陈武帝塑造政治认同的文化路径

绍泰元年（５５５ 年）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并占据建

康，成为梁朝的主政者，自此之后，争取士族的支持

便成为其能否建立政权的关键所在［７］ 。
除了居处于建康的士族，地方势力割据地区的

士族也在陈霸先的招纳范围之内。 翦除割据群雄的

过程，便是他招纳士族的过程。 陈霸先主政后的用

兵，除了抵御北齐之外，主要是进占三吴。 陈霸先是

吴兴长城人，吴兴士族如沈氏、章氏等为其政治基本

盘。 吴郡士族如陆氏、张氏、顾氏在侯景之乱中受到

沉重打击，陈霸先启用的是留居建康的各姓代表人

物［８］ 。 会稽士族则因张彪割据其地抵御侯景而与

之有所关联。 太平元年（５５６ 年）陈霸先派遣周文

育、陈蒨击败张彪［９］１４５，随即起用会稽士族。 当时，
会稽士族的领袖是名士虞荔，陈霸先在给他的信中

写道：
　 　 丧乱已来，贤哲凋散，君才用有美，声闻许、
洛，当今朝廷惟新，广求英俊，岂可栖迟东土，独
善其身？ 今令兄子将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虚迟

也。［１０］２５７

表达了“朝廷惟新，广求英俊”的纳贤之意。 陈

蒨也劝说虞荔出仕：
　 　 君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自应翰飞京许，共

康时弊，而（刻）〔削〕迹丘园，保兹独善，岂使称

空谷之望邪？ 必愿便尔俶装，且为出都之计。
唯迟披觏，在于兹日。［１０］２５７

认为虞荔作为名士领袖，应该担负起“共康时

弊”的责任。 《陈书·虞荔传》云：“迫切之不得已，
乃应命至都。” ［１０］２５７虞荔之所以不得不应命到都

城，乃在于应召并非虞荔的个人选择，它还意味着会

稽士族向陈霸先款诚之意。
太平二年二月，即梁陈易代的前夕，陈霸先以梁

敬帝的名义下诏：“诏求鲁国孔氏族为奉圣侯，并缮

庙堂，供备祀典。” ［１１］２４９册封孔子后人、修缮孔庙、
举办祀典等，乃是陈霸先迎合士族、塑造文化认同的

方式。 同月，“又诏诸州各置中正。 旧放举选，不得

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 其选中

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 ［１１］２４９

陈霸先恢复了中正制，在诸州置中正，选“耆德

该悉”的官员兼任中正。 选官量受必须先经由“中
正押上”这一程序。 这其实是在梁末丧乱的背景下

重申了士族在本籍州郡的选举权利。 陈霸先以通过

恢复士族传统政治权利的方式，展现其对士族传统

的维护。
陈朝建立后，进一步恢复了清、浊官的规制，

《隋书·百官志上》载陈朝官制云：“其官唯论清浊，
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 ［１２］７４８陈朝清、浊官之间

的区别不在于官阶，而在于是否为士族所乐任且具

有文化性质［１３］ 。 陈朝以清浊论官，实是站在士族

政治文化立场上建构政治体系。
陈霸先即皇帝位后，频繁举办文教活动，以此来

塑造向心力。 据牟发松先生研究，自永定元年十月

乙亥即位至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殂，陈武帝共在位

２０ 个月，举办的与文教信仰有关的活动便有 １４ 次

之多。 这些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尊崇都城建

康的城隍神蒋子文、帝乡吴兴郡楚王神项羽。 另一

类与佛教有关，包括修复及创建寺庙，招徕名僧与优

待僧尼，举办大型佛事活动等［１４］ 。 众所周知，南朝

侨姓士族聚集于建康并在会稽置产兴业，吴姓士族

则在三吴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东晋以来，佛教

发展迅速，至梁陈之际，侨、吴门阀崇信佛教者众多。
因而，无论是尊崇建康城隍、吴兴楚王神，还是举办

佛事，陈武帝的目标人群皆为主导文教的士族［１５］ 。
陈武帝塑造文化向心力的方式，乃是通过举办

大型活动或者推动具有话题性的事件来完成的。
《陈书·高祖纪下》载：

　 　 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
祖亲出阙前礼拜。 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

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

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
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１０］３４

此事发生在陈武帝即位后的第六日（永定元年

十月庚辰），牟发松先生认为陈武帝展出的佛牙未

必与法献所获的是同一枚，但展出佛牙选择在具有

富贵、长寿象征意义的杜姥宅，以及同时举行四部无

遮大会，其目的在于吸引舆论关注、影响民心之所

向［１４］ 。 次年（永定二年）五月，“辛酉，舆驾幸大庄

严寺舍身。 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１０］３７。 同年十二

月，“甲子，舆驾幸大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

物。 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舆驾还宫” ［１０］３８。 陈武

帝这两次舆驾幸大庄严寺舍身、舍乘舆法物，均为

“祖梁武之遗规” ［１６］ ，即通过效法梁武帝的崇佛行

为引发包括群臣在内的广泛社会关注，借以展示陈

朝与梁朝对待文化传统的一致性，进而塑造陈朝的

政治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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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陈武帝采用了迎合士族文化认同的途

径来建构陈朝统治的正当性，士族以配合皇权、追慕

皇帝的方式来表达其归附之心，文教活动则是双方

意愿达成的场合。 《陈书·高祖纪下》载，永定二年

三月，“乙卯，高祖幸后堂听讼，还于桥上观山水，赋
诗示群臣”。［１０］３６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诗》未收录陈武帝诗作，联系上下文，其于乙卯日的

赋诗题材或与后堂听讼、桥上观山水有关。 关于陈

武帝的文化面貌，《陈书》本纪述其“少倜傥有大志，
不治生产。 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

所推服” ［１０］１。 《南史·陈本纪上》载其“涉猎史籍，
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 ［１１］２５７。 《陈

书》《南史》皆未言及陈武帝的文才，可见陈武帝向

群臣赋诗，恐非兴趣使然，而是与时局有关。 《陈

书·高祖纪下》在记述完陈武帝赋诗一事后，又云：
“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 ［１０］３６《陈书》
的叙事暗含着对陈武帝赋诗的背景解读。

王琳为梁元帝旧将，他于陈霸先称帝的当月便

在沌口之战中击败陈军主力，俘获主将周文育、侯安

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 永定二年三月，王琳从北齐

迎回梁元帝孙永嘉王萧庄，立其为梁朝皇帝，获得了

政治优势，陈朝的统治合法性被严重削弱。 为了应

对这一局面，陈武帝颁布赦除诏书，“西寇自王琳以

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 ［１０］３６，试图瓦解王琳势

力。 在赋诗的次月（四月）乙丑，陈武帝命中书舍人

刘师知杀害了梁敬帝②，这也是受制于萧庄朝廷的

非常之举。 六月己巳“诏司空侯瑱、领军将军徐度

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 ［１０］３７，陈武帝继续在军

事上保持主动性。
三月乙卯的赋诗目的在于安定朝中群臣。 据万

斯同《陈将相大臣年表》，永定二年的任职情况为：
琅琊王通为尚书仆射，陈郡谢哲为吏部尚书，吴兴沈

众为中书令，宗室陈蒨、吴郡陆缮、陈郡袁枢为侍

中［１７］ 。
这些高层官员是梁武帝赋诗的重要对象。 王通

为梁武帝外甥，他在侯景之乱中奔于江陵，任梁元帝

散骑常侍，迁守太常卿［１０］２３７。 谢哲在梁朝以秘书

郎起家，累迁为广陵太守［１０］２７７。 陆缮在梁朝以宣

惠武陵王法曹参军起家，承圣年间被梁元帝委任为

中书侍郎，掌东宫管记［１０］３０２。 袁枢“家世显贵，赀
产充积” ［１０］２４０，起家梁秘书郎，历太子舍人等清显

之职，其父袁君正曾任邵陵王（萧纶）友［９］４５６，其弟

袁宪娶简文帝之女③。 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

氏为侨姓高门代表，吴郡陆氏为吴姓高门代表，王

通、陆缮为梁元帝旧臣，王通、袁枢分别为梁朝血亲、
姻亲，陈武帝向他们赋诗，目的是在王琳立萧庄继承

梁朝法统之时，争取侨、吴高门的支持。
王通之弟王质的被杀，反映了陈武帝对高门士

族既须拉拢、又相猜忌之心。 王质为梁武帝外甥，其
仕宦经历与王通大致相同。 他在侯景之乱中西奔荆

州，梁元帝以之为右长史，带河东太守。 梁元帝即位

后又任其为侍中，出为持节、都督吴州诸军事、宁远

将军、吴州刺史，领鄱阳内史。 《陈书·王质传》载：
“永定二年，高祖命质率所部逾岭出豫章，随都督周

文育以讨王琳。 质与琳素善，或谮云于军中潜信交

通， 高 祖 命 周 文 育 杀 质， 文 育 启 请 救 之， 获

免。” ［１０］２４８王质与王琳的交好，当缘于二人均供职

于梁元帝江陵朝廷，这是其受到陈武帝猜忌的重要

缘由。 陈武帝接到王质与王琳互通声息的报告后，
随即便命周文育杀掉王质。

与王质相比，陈武帝更为信任的是陈郡谢哲。
在陈武帝一朝的高层官僚中，谢哲是较早投靠他的

高门士族，而且谢哲未曾奔赴梁元帝江陵朝廷，在政

治上与萧庄、王琳势力较为疏远。 永定二年六月出

兵征讨王琳后，陈武帝于当年七月甲辰“遣吏部尚

书谢哲谕王琳”，八月“谢哲反命，王琳请还镇湘川，
诏追众军缓其伐” ［１０］３７。 在谢哲出使期间，不仅被

俘的陈军主将周文育、侯安等人逃归，而且陈朝还争

取到王琳承诺退兵、双方休战这一较为有利的外交

结果。
陈武帝对待王质与谢哲的态度，代表了其士族

政策的两极。 招贤纳士、向群臣赋诗，是以迎合士族

文化的方式争取他们的支持，一旦察觉其政治立场

的动摇，便转为打击。

二、萧庄朝廷的政治认同塑造

陈朝建立之际，实际统治的区域主要是建康附

近及三吴地区④。 梁朝故地，还存在着诸多的割据

势力。 对于这些割据势力而言，他们同样需要塑造

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通过争取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影

响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种

建构方式与陈武帝的方式是类似的。 在众多的割据

者中，长江中游的王琳对陈朝的威胁最大。 除了击

败周文育、侯安都所率的陈军主力之外，王琳还立萧

庄为帝延续梁祚，动员流寓于湘州、郢州的士族参与

萧庄朝廷，与陈朝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陈郡袁氏在

萧庄朝廷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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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书·袁泌传》，侯景之乱后，袁泌被王僧

辩表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 王僧辩迎贞阳侯僭位，
袁泌出任侍中，又奉使于齐。 “高祖受禅，王琳据有

上流，泌自齐从梁永嘉王萧庄达琳所。 及庄僭立，以
泌为侍中、丞相长史。”天嘉二年（５６１ 年）王琳势力

被瓦解，“众皆奔散，唯泌独乘轻舟送庄达于北境，
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令共入齐，然后拜辞而归，
诣阙请罪，文帝深义之” ［１０］２４５。 袁泌为袁君正之

弟，为陈朝侍中袁枢的叔父。 他在梁陈易代之际投

靠萧庄、王琳。 在萧庄朝廷中，袁泌所任侍中、丞相

长史已是最高职位，仅次于丞相王琳。 王琳先是被

北齐拜为梁丞相，萧庄即位后再次确认了他的丞相

之位［１８］４３４。 除袁泌外，其侄袁奭亦任职萧庄朝廷，
承担与北齐的外交之责。 《北齐书·文苑传》载：
“袁奭，字元明，陈郡人，梁司空昂之孙也。 父君方，
梁侍中。 奭，萧庄时以侍中奉使贡。” ［１８］６２６袁奭为

袁枢的从兄弟。 袁枢的叔父袁泌、从兄弟袁奭均在

萧庄朝廷任职，这是陈武帝在萧庄即位的当月向袁

枢等群臣赋诗的重要背景，即利用文化向心力对萧

庄朝臣产生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认同对双方

政治认同的重要作用。
除陈郡袁氏外，庐江何氏、南阳刘氏、吴郡朱氏

等侨、吴士族也给予萧庄朝廷重要的政治支持。 出

任御史中丞的刘仲威出身南阳刘氏，其父刘之遴为

梁朝士林领袖，与河东裴子野、陈郡殷芸、陈留阮孝

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 “皆博极群书，深相赏

好” ［９］４４３。 刘之遴担任荆州大中正，负责给荆州士

人定品。 刘之遴曾进入梁武帝权力中枢，出任中书

通事舍人［９］５７２。 侯景之乱中，刘之遴避难留在夏

口［９］５７４，刘仲威随之在荆州。 梁元帝建立江陵朝廷

后，刘仲威任职中书侍郎。 萧庄立，刘仲威被署为御

史中丞［１０］２４５。 除刘仲威外，南阳刘氏出仕萧庄的

还有刘广德。 刘广德之父刘之亨，曾任梁朝安西湘

东王萧绎长史、南郡太守。 南郡为荆州属郡。 萧绎

（梁元帝）即位后，刘广德以军功官至给事黄门侍

郎、湘东太守。 “荆州陷后，依于王琳。” ［１０］２４５南阳

刘氏对萧庄朝廷的支持，既源于他们在荆州的地方

利益，也源于他们与梁元帝朝廷的历史联系。 吴郡

朱氏参与萧庄朝廷者为朱才。 《北齐书·文苑传》
载：“朱才，字待问，吴都人。 萧庄在淮南，以才兼散

骑常侍，副袁奭入朝。 庄败，留邺。” ［１８］６２７

在萧庄朝廷中担任中书侍郎的是庐江何之元。
庐江何氏为侨姓高门，何之元出仕与袁昂（袁泌之

父、袁奭之祖）有关。 《陈书·文学传》载何之元“为

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监末，昂表荐之，因得召见”。
“及 昂 为 丹 阳 尹， 辟 为 丹 阳 五 官 掾， 总 户 曹

事。” ［１０］４６５此后何之元归附梁元帝朝廷。 江陵陷落

后，何之元被王琳召为记室参军。 梁敬帝册封王琳

为司空时，除何之元为司空府谘议参军，领记室。 萧

庄即位后，王琳为中书监［１８］４３４，何之元任中书侍

郎，在中书省内的地位仅次于王琳。 《隋书·百官

志上》云梁朝官制：“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掌出内

帝命。 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 ［１２］７２３从

何之元履历可知，他长期掌管着王琳幕府文书及萧

庄朝廷诏令，不仅参与机密，而且也是萧庄朝廷正统

论的重要阐述者。 在其所撰述的《梁典》序中，何之

元写道：
　 　 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

讼，向西陕不向东都。 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

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 拨乱反正，厥庸斯

在，治定功成，其勋有属。 今以如干卷为世祖。
至于四海困穷，五德升替，则敬皇绍立，仍以禅

陈，今以如干卷为敬帝。 骠骑王琳，崇立后嗣，
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

主。 至在太宗，虽加美谥，而大宝之号，世所不

遵，盖以拘于贼景故也。 承圣纪历，自接太清，
神 笔 诏 书， 非 宜 辄 改， 详 之 后 论， 盖 有 理

焉。［１０］４６７

何之元认为梁朝法统在侯景攻陷建康后出现了

分裂：简文帝萧纲虽然有皇帝名分，但是江陵的湘东

王萧绎才代表着梁朝朝廷。 正因江陵朝廷具有正统

性，不仅梁元帝的承圣年号越过简文帝的大宝年号

直接绍续梁武帝的太清年号，而且萧庄因其为梁元

帝之孙的身份，故而为梁朝正统的继承者。 在编撰

《梁典》时，何之元称萧庄为“后嗣主”，并将其事迹

列为独立的卷帙，与禅让皇位给陈霸先的梁敬帝具

有同等的地位。 关于梁敬帝与萧庄的法统关系，何
之元《梁典》总论云：“敬皇继祀而鼎移，后嗣绍基而

祚徙。” ［１９］３９５１将萧庄视作梁敬帝的继任者。 《梁
典》所述的梁敬帝与萧庄的法统关系，或许便是王

琳在拥立萧庄之时所提出的理据。 考虑到何之元为

王琳记室参军、萧庄朝廷的中书侍郎，这一法统论述

即便不由他所提出，但亦会影响到其所起草的诏令

文书。
在《梁典》的叙事中，王琳因有拥立萧庄之功而

被予以正面评价。 《梁典》总论的叙述是：“骠骑王

琳，怀申胥之志，蕴荀息之忠，爰纳嗣君，更绍颓运。
于是啸命方岳，大兴师旅，龙虎战斗。” ［１９］３９５１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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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文学传》，“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

述” ［１０］４６６。 《梁典》成书于后主之世，此时距离王

琳覆灭已有十多年［２０］ ，何之元仍然将王琳视作“爰
纳嗣君，更绍颓运”的梁朝忠臣。 何之元对王琳的

评价，其实乃是王琳僚属的普遍认识。 王琳战败后

逃亡北齐，“总留府之任” ［１０］３１９的孙 决定向陈朝

遣使奉表，他仍坚持萧庄朝廷具有大义名分，他对麾

下将士言道：“吾与王公陈力协义，同奖梁室，亦已

勤矣。 今时事如此，天可违乎！” ［１０］３２０宣称他与王

琳建立萧庄朝廷的性质为“同奖梁室”。 王琳被陈

军所杀后，故吏仓曹参军朱 写信给陈朝尚书仆射

徐陵求取王琳首级，信中说：“梁故建宁公琳，洛滨

余胄，沂川旧族，立功代邸，效绩中朝，当离乱之辰，
总方伯之任。 尔乃轻躬殉主，以身许国，实追踪于往

彦，信踵武于前修。 而天厌梁德，上思匡继，徒蕴包

胥之念，终遘苌弘之眚。” ［１８］４３５－４３６亦将王琳在梁

陈之际的活动视作“轻躬殉主，以身许国”。
可以说，借由对法统问题的阐述，萧庄朝廷获得

了诸多士人的认同。 光大元年（５６７ 年）袁泌临终前

告诫其子袁蔓华说：“吾于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

后，敛手足旋葬，无得辄受赠谥。”袁泌以“素无功

绩”为由拒绝陈朝赠谥，暗含否认陈朝正统之意。
《陈书·袁泌传》载：“其子述泌遗意，表请之，朝廷

不许，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质。” ［１０］２４５陈朝坚持赠

谥，则是为了表明与袁泌的君臣之义。 可见萧庄朝

廷对陈朝正统性的威胁，并未随着王琳政权的瓦解

而终结，它依旧影响着士族的政治认同。

三、流寓之士与割据势力的地方统治

在梁陈之际崛起的割据势力，虽然无意建构新

王朝或恢复梁王朝，但是他们为了巩固地方统治，也
通过文化活动积极争取士族的支持。 以新蔡为根据

地的鲁悉达，便是以 “招礼才贤” 闻名于世。 《陈

书·鲁悉达传》载：“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

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 ［１０］１９９鲁悉达

通过举办辞赋赏会等活动，表达对文化的尊重，此举

凝聚了人心，“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招集

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 ［１０］１９９。 梁元帝江陵朝廷倾

覆后，陈霸先、王琳两方势力均试图动员鲁悉达加入

己方阵营，“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遣赵知礼授

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
延顾望，皆不就” ［１０］１９９。 鲁悉达意在维系地方统

治，而非卷入王朝易代。 他之所以有此底气，乃在于

“抚绥五郡，甚得民和”。 “民和”是鲁悉达凝结政治

势力、建立地方统治的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割据群雄之所以礼遇流寓士人，乃在

于士人是文化的承载者，而文化具有“民和”之用。
会稽名士虞寄流寓晋安，得到割据此地的陈宝应的

礼遇，他写信表示感谢：“寄流离世故，飘寓贵乡，将
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

之。” ［１０］２５９《陈书·虞寄传》载：“亦为寄有民望，且
优容之。” ［１０］２６２ 陈宝应之所以“待以上宾之礼”，
“申以国士之眷”，乃是因为虞寄“有民望”，能够影

响人心的向背。
正因如此，流寓士人常常被割据群雄所强留，难

以来去自由。 《陈书·虞寄传》载：
　 　 京城陷，遁还乡里。 及张彪往临川，强寄俱

行，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

寄奔于晋安。 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
高祖平侯景，寄劝令自结，宝应从之，乃遣使归

诚。 承圣元年，除和戎将军、中书侍郎，宝应爱

其才，托以道阻不遣。 每欲引寄为僚属，委以文

翰，寄固辞，获免。［１０］２５８－２５９

虞寄流寓晋安，乃是受到张彪部将劫持所致。
待其在晋安定居之后，又受到陈宝应的控制。 即便

虞寄为梁元帝所征召，也被陈宝应以道路不通为由

而强留。
与虞寄情况相同的还有出身陈郡谢氏的谢嘏。

《陈书·谢嘏传》载：
　 　 侯景之乱，嘏之广州依萧勃，承圣中，元帝

征为五兵尚书，辞以道阻，转授智武将军。 萧勃

以为镇南长史、南海太守。 勃败，还至临川，为

周迪所留。 久之，又度岭之晋安依陈宝应，世祖

前后频召之，嘏崎岖寇虏，不能自拔。［１０］２７９

侯景之乱爆发后，谢嘏先后辗转广州、临川、晋
安等地，为萧勃、周迪、陈宝应等割据势力所留，陈文

帝屡次召其入朝均未成行。 同一时期流寓岭南的江

总写下《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抒发其欲归建康而

不得的抑郁心情。 诗中有言：“塞外离群客，颜鬓早

如蓬。 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 不及孤飞雁，独在

上林中。” ［１９］１６００

由此一来，流寓士人与割据群雄之间形成了较

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陈文帝在翦除割据势力时，常将

他们视作一体而加以处置。 《陈书·虞寄传》载：
“宝应既擒，凡诸宾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诛，唯寄以

先识免祸。” ［１０］２６２由于虞寄未曾任陈宝应僚属，而
且在另一割据势力留异与陈朝对抗之时，他曾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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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应不要予以支持，故而未被视作陈宝应的同党

而被惩处。 《陈书·虞寄传》云：“寄知宝应不可谏，
虑祸及己，乃为居士服以拒绝之。” ［１０］２５９ “为居士

服”，表达的是出世之志。 陈文帝将虞寄比作汉魏

之际避难辽东却不仕公孙氏的管宁，以“管宁无恙”
之语来慰劳虞寄［１０］２６３。 与虞寄形成对照的是谢

嘏，他因依附陈宝应而遭到举劾。 “及宝应平，嘏方

诣阙， 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 世祖不加罪

责。” ［１０］２７９虞寄本来就无罪，谢嘏则是有罪而被免

罪。 在“不加罪”之前，谢嘏先遭到了御史中丞江德

藻的举劾，这其实是陈朝有意彰显其罪，再以宽大处

理来笼络人心。
与虞寄处境相同的还有袁敬、萧引等人。 袁敬

在江陵沦覆后流寓岭南，依附割据广州的欧阳 。
“及 卒，其子纥据州，将有异志，敬累谏纥，为陈逆

顺之理，言甚切至，纥终不从。 高宗即位，遣章昭达

率众讨纥，纥将败之时，恨不纳敬言。 朝廷义之，其
年征为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 ［１０］２３９袁敬虽

为欧阳氏宾客，但因其有劝谏欧阳纥的表现而被陈

朝视为“义”，故而不仅未被举劾，而且还被除授官

职。 萧引与弟萧彤等宗亲百余人在侯景之乱中投奔

欧阳 ，随其进据广州。 欧阳纥继任后，“引每疑纥

有异，因事规正，由是情礼渐疏。 及纥举兵反，时京

都士人岑之敬、公孙挺等并皆惶骇，唯引恬然，谓之

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 君子正身以

明道，直己以行义，亦复何忧惧乎？’” ［１０］２８９岑之敬

原为出使广州的梁元帝使者，江陵朝廷倾覆后留居

广州［１０］４６２。 岑之敬、公孙挺的惶骇表明在当时的

政治观念中，欧阳纥举兵反叛，其宾客是负有连带责

任的。
虞寄、谢嘏、袁敬、萧引等人之所以没有与其他

宾客同受惩处，除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中立或具有劝

谏举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陈朝内部有其家门势

力施以援手。 虞寄为虞荔之弟［１０］２５８，虞氏为会稽

大姓，是陈朝着力笼络的三吴地方势力。 谢嘏为谢

弘微后裔，时南朝时期陈郡谢氏最为显赫的支系。
袁敬出身陈郡袁氏，为袁泌之兄、袁枢之叔［１０］２４０。
萧引出身兰陵萧氏，为萧思话曾孙。 太建二年陈朝

平定欧阳纥时，袁敬兄子袁宪时任尚书吏部侍郎，后
除散骑常侍、侍东宫［１０］３１３。 萧引之兄萧允任黄门

侍郎［１０］２８７－２８８。 袁宪主管官吏选拔，又与萧允同为

陈宣帝及太子近侍，袁敬、萧引被陈朝所宽宥不能说

与此无关。

四、陈文帝、陈宣帝的文教政策与
陈朝的人心获得

　 　 尽管陈文帝、陈宣帝对士族与割据势力之间的

结合持有较强的警惕之心，但由于士人因侯景之乱

而流寓各地，不可避免地与割据势力建立联系，这使

得陈朝在处置群雄宾客时不得不网开一面。 之所以

如此，还是缘于陈朝选择了以文化为纽带来凝聚人

心的途径，必然要笼络文化承载者。 但让士族归心，
仅仅靠政治宽容是不够的。 陈文帝、陈宣帝、陈后主

在学校建设、礼制推行、文教活动组织等方面的一系

列举措，才真正实现了人心归附。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创业开基，承前代离

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 世

祖以降，稍置学官。” ［１０］４３４可知陈朝的学官设立是

在陈文帝朝完成的。 陈文帝设立学官、学校，乃是应

沈不害上书所请。 天嘉元年，沈不害上书阐述了设

立学校与“立人建国”的关系。
　 　 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

崇于教学。［１０］４４６

陛下继历升统，握镜临宇，道洽寰中，威加

无外，浊流已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

亨。 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纡迹

儒宫，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

肄，使担簦负笈，锵锵接衽，方领矩步，济济成

林。 如切如磋，闻诗闻礼，一年可以功倍，三冬

于是足用。 故能擢秀雄州，扬庭观国，入仕登

朝，资优学以自辅，莅官从政，有经业以治身，
驾列庭，青紫拾地。

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得不开阐大

猷，恢弘至道？ 宁可使玄教儒风，弗兴圣世，盛

德大业，遂蕴尧年？［１０］４４７

沈不害出身吴兴武康沈氏，祖父沈总曾任南齐

尚书祠部郎，他自己在 １４ 岁时补国子生，举明经，累
迁梁朝太学博士，治经术，善属文。 名士领袖周弘正

称赞他：“沈生可谓意圣人乎！” ［１０］４４８沈不害请立

学校，代表了文化士族的政治诉求。 在他们看来，立
学校培养人才，从中选拔的官员能够“有经业以治

身”。 他认为建立学校不仅是弘扬传统之举（“式稽

古典”），更是圣世之兴的标志（“开阐大猷，恢弘至

道”），是陈文帝的历史责任所在。 陈文帝下诏答复

了沈不害，诏书云：“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

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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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一朝泯灭。” ［１０］４４７陈文帝认可沈不害以文教治

理国家的思路，解释了陈朝未能及时建立学校的原

因，并下达“付外详议，依事施行” ［１０］４４７的旨意。
按《陈书·周弘正传》，周弘正“天嘉元年，迁侍

中、国子祭酒” ［１０］３０９。 可知国子学于沈不害上书的

同年便得以建立，首任国子祭酒便是被陈朝称为

“辞林义府，国老民宗” ［１０］３１０ 的周弘正。 周弘正

“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

滞” ［１０］３０９，梁元帝曾赞誉他：“士大夫重汝南周弘

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 ［１０］３０８

陈文帝以周弘正为国子祭酒，正是为了表达弘扬

“玄教儒风”之意。 天嘉二年和天嘉四年，王固两度

出任国子祭酒。 王固出身琅琊王氏，为梁武帝外甥。
他对梁陈禅让持抵触态度，绍泰元年陈霸先执政后

曾征之为侍中，然而王固并没有接受。 陈朝建立后，
王固移居吴郡以表达疏离建康朝廷之意。 “世祖以

固清静，且欲申以婚姻。 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

酒。” ［１０］２８２陈文帝以王固为国子祭酒，乃是以学官

的文化性质动员政治上的疏离派改变立场，加入其

阵营。 在这里，彼此间的文化认同成为弥合政治裂

痕的纽带。
与王固情况相似的还有吴兴沈氏的沈文阿。

“及高祖受禅，文阿辄弃官还武康，高祖大怒，发使

往诛之。 时文阿宗人沈恪为郡，请使者宽其死，即面

缚锁颈致于高祖，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
遂赦之。” ［１０］４３４－４３５沈文阿在梁陈易代之际弃官还

家，是持有异议者。 陈文帝即位后，以之兼国子监博

士，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 同出吴兴沈氏的沈德

威，“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
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 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

讲礼传。 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 ［１０］４４２。 陈文

帝以太学博士安置沈德威，反映了其对隐士这类政

治疏离派的政策，即通过文化领域来沟通朝野。
此外，国子学、太学学官还用来安置平定割据势

力后归附陈朝的士人。 陈文帝是平定会稽的主将之

一，流寓会稽的士族如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元规，便是

在陈文帝即位后被启用“领国子助教” ［１０］４４９。 平

定王琳后，陈文帝亦用学官安置流寓士族。 如周弘

正之弟周弘直，“王琳之举兵也，弘直在湘州，琳败，
乃还朝” ［１０］３１０，天嘉中被陈文帝任命为国子博

士［１０］３１０。 平定陈宝应后，陈文帝手敕用虞寄为衡

阳王府僚，并对虞寄说：“所以 屈卿游藩者，非止以

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 ［１０］２６３不久后，陈文

帝将虞寄除为国子博士。

陈文帝对待疏离派、隐逸派、流寓士人的政策

是：以文化为纽带，通过设立学官、学校，将其纳入王

朝的政治体系之中。 这是一种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

治异议的处置方式。 陈宣帝翦除割据广州的欧阳纥

势力后，初步实现了南方的统一，其文教政策更为积

极。 陈宣帝与太子陈叔宝，通过举办礼制仪式及组

织文化活动，展现文化领导者的姿态，激发士族的王

朝认同。
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太子陈叔宝亲释奠于太

学［１０］８０。 释奠礼为魏晋南北朝的官学学礼，皇帝或

皇太子通经后，于辟雍或太学、国子学等场所祭祀先

圣先师。 曹魏齐王芳通经，由太常释奠于辟雍。 两

晋南朝太子通经，则由太子亲临太学或国子学行释

奠礼，有时皇帝也会幸学［２１］ 。 太建三年的太子亲

释奠于太学，是侯景之乱后首次举行释奠礼，这彰显

了陈朝对于魏晋南朝的继承，尤其是对梁朝正统的

继承。 《陈书·儒林传》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

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

焉斯盖一代之盛矣。” ［１０］４３３－４３４ 《陈书》以梁武帝

“释奠先师”为“一代之盛”的重要表现，并以此为评

价陈朝的标准。 奉诏编撰陈朝历史的姚察曾亲身参

与了太建三年的释奠礼，深知该行礼具有阐明陈承

梁制之意，《儒林传》的这一编撰思想正是太建三年

时政治意识的体现。
太建三年释奠礼的行礼主体是太子陈叔宝，参

照至德三年（５８５ 年）陈后主为太子举办的释奠礼，
释奠礼除了祭祀先圣先师外，或当还有致敬发题考

察太子学问的环节，“孝克发孝经题，后主诏皇太子

北面致敬” ［１０］３３８。 “皇太子北面致敬”，从仪式层

面体现了皇权对于文教的尊重。 参与释奠礼者，除
东宫宫臣外，陈朝百官亦当参与。 在至德三年的释

奠礼中，“皇太子入学释奠，百司陪列” ［１０］３３８。 在

此场合中，“皇太子北面致敬”，还具有向政治体系

中的“百司”宣扬文教之意。 东宫宫臣则需要以赋

诗等方式将皇太子礼敬文教之用意尽量呈现出来。
《陈书·陆瑜传》载：“太建二年，太子释奠于太

学，宫臣并赋诗，命瑜为序，文甚赡丽。” ［１０］４６３ 与

《宣帝纪》的太建三年说不同，《陆瑜传》将陈叔宝行

释奠礼系年为太建二年。 从其记述可知，东宫宫臣

均须在释奠礼的场合赋诗。 现存江总《释奠诗应

令》，描绘了释奠礼中皇太子的崇学姿态（“肆礼虞

庠，弘风阙里，降心下问，劳谦让齿”），及其受到百

官的支持（“五方从德，百辟倾耳”），士人的拥护

（“济济耆生，莘莘胄子”），以及天下人心的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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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仰鸿化，恭闻盛典”） ［２２］９４。 江总在太建年间

长期担任东宫宫臣，他经历过太建三年、至德三年两

次释奠礼。 诗中所描绘的正是陈朝崇尚文化而得人

心的场景，江总以“希代明王，应期圣主，裁成品物，
奄有区宇” ［２２］９４来总结他所处的时代，这表明陈朝

借用文化向心力完成了对政治认同的塑造。

结　 论

自汉魏之际开始，以文化为纽带来凝聚人心，成
为政权建构的重要方式。 这主要是缘于魏晋南北朝

三百年间政治上的分裂之局，文化认同成为比政治

认同更为基础的人际纽带。 借助于文化向心力，政
权能够实现人心归附，完成政治认同的塑造。 在这

一过程中，作为文化承载者的士族，便成为各方势力

竞相争取的对象。 这一政治逻辑鲜明地体现在梁陈

之际的历史中。 经历侯景之乱后，南朝疆域内呈现

出群雄割据之局。 无论是旨在建构新王朝的陈霸

先，还是宣称延续梁朝国祚的王琳，抑或是意图割据

一方的地方势力，均需要争取士族归附以塑造政治

认同。
陈武帝翦除各方势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将地方

诸姓纳入政权的过程。 如平定割据会稽的张彪后，
陈武帝着力启用了会稽士族虞荔。 在称帝前夕，陈
武帝在各州恢复中正之职，规定“中正押上”为选官

的必经程序。 陈朝建立，其官制按照士族的立场划

分清、浊官。 陈朝保障士族权利的目的在于换取其

政治支持。 陈武帝举办了众多的文教活动以迎合士

族的文化需求，同时也借助盛大的活动场合来呈现

人心的归附。
陈武帝迎合士人政策的出台，与其面临萧庄朝

廷的挑战有关。 在陈朝建立后不久，占据湘州、郢州

的王琳支持梁元帝后嗣萧庄即位，严重动摇了陈朝

的正统性。 陈武帝的文教活动，如永定二年三月乙

卯向群臣赋诗，便与当月萧庄称帝的政治局势有关。
支持萧庄朝廷的，除了王琳势力，还有若干士族。 如

陈郡袁氏、庐江何氏、南阳刘氏、吴郡朱氏等侨、吴士

族均有人物出仕萧庄，并担任门下、中书等决策机构

的主官。 这些士人以其文书制作、历史撰述塑造着

对萧庄朝廷的正统性认同，其影响甚至贯穿于陈朝

始终。
梁陈之际的地方势力虽然未必有建构正统王朝

的目标，但出于建立地方统治的需要，也会积极招纳

流寓其地的士人。 以新蔡为根据地的鲁悉达、占据

闽中的陈宝应、控制广州的欧阳 等人，其治下均有

不少流寓士人。 他们以礼贤纳士的方式赢取声誉、
巩固统治。 在梁陈之际的政治斗争中，群雄与宾客

常会被视作同一势力。 陈文帝、陈宣帝翦除各地割

据势力时，会将其宾客进行惩处。 但由于士族之间

具有较为密切的交际网络，陈朝也会将群雄的宾客

吸纳进政权，如依附陈宝应的虞寄、谢嘏，依附欧阳

氏的袁敬、萧引，皆因家世人脉而得以入仕陈朝。
除了在一定程度惩处依附群雄的士人外，陈文

帝还以学校设立为契机，通过将疏离派、隐逸派、流
寓士人任命为学官，将之纳入政治体系之下。 这是

一种以文化认同来缝合政治裂痕的方式。 陈宣帝、
陈后主则通过举办释奠礼等文教仪式，让陈朝取得

了文化领导权，进一步激发士族的王朝认同。 陈朝

政治认同塑造的完成，归根结底是借助了文化向心

力，这是南方在侯景之乱后能够重归统一的重要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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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统一南方过程中的文化向心力与政治认同塑造


